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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莊祖鯤牧師 

 

引言： 

 

今期的訪問跨越了一些界限，不再是香港和粵語背景的，而是台灣和美國背景的牧長。但沒有

分別的是，每一位都關心炎黃子孫和中華文化。莊祖鯤牧師擁有亮麗的學業、事業和教內事

工，可謂羨煞旁人；在互聯網載有他不少個人資料、且有他的真光協會可予讀者認識他，不用

我在此再說一遍。然而，這次訪問是有别於此，因這是一個「事工性質」之上的身心靈訪問！ 

 

訪問者：徐濟時牧師(徐) 

受訪者：莊祖鯤牧師(莊) 

 

徐：很高興能在這裡向已達從心所欲之年的莊牧師，深入訪問。正如以往的人物專訪，都是一

個全面性、全方位的訪問，好讓讀者對每一位有整全的認識。我們就按著生之序，先請莊牧師

您談一下年幼至中學的成長歷程吧。 

 

莊：我從小生長於一個「半基督教的家庭」，母親是虔誠的基督徒，她初中時期在宋尚節的佈

道會中信主。父親卻是極端反基督教的人。但我祖父是虔誠的基督徒，將三個兒子分別取名為

雅各、約翰和西門。但我父親幼年時因祖父家道中落，無力撫養兩個幼女，就將兩個女兒託一

位泉州牧師將她們交給信主的家庭去收養。沒想到那位牧師卻將她們各以三塊大洋賣給不信主

的家庭［編者按：那動盪年代充斥混飯吃的假傳道人］，以至於其中一位因受虐待導致營養不

良而死。在這件事的刺激下，我父親和兩位伯伯都離開教會，父親也將原名「西門」去掉

「門」字。從此要向我父親傳福音，可以說「門都沒有」！但是感謝神！在 1970年我當兵的

那一年聖誕節，我父親忽然主動表示要受洗。這是神所給我們全家最大的聖誕禮物，使我們全

家歸主的最後一塊拼圖完整了！這完全是神自己的作為，為此我們都非常感恩。 

 

我自小就隨母親去教會，但是由於心不在焉，所以迄今我對高中以前去教會一事，毫無印象。

由於我個子矮小，從小學到中學，我的座位幾乎都是 1號，因此也就在「識時務者為俊傑」的

心態下，循規蹈矩，從未打架鬧事，專心學習。我中學成績不錯，高中畢業以全校第六名的成

績，保送台灣大學化工系—那是我 14歲「高瞻遠矚」就立下的志願！ 

 

我信主是在高中畢業後的那個暑假。當時我二哥雖尚未信主，卻報名了大專夏令會，然而又臨

時改變心意不去了，我就「冒名頂替」越級參加了夏令會，也因此替他信了主！其實在這之

前，我已經有六個月的時間在信仰上探索，要確定是否「天外有天」，也經歷到神回應我的禱

告。但是在營會中，我才真正認識並且接受耶穌基督為我個人的救主及生命的主宰。從此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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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換老闆」了！ 

 

大學的四年是我信仰的啟蒙階段，也是我最快樂的時光。在校園團契中，許多學長的生命見證

都成為我們效法的屬靈典範。也因此，我就與校園福音工作結下不解之緣，數十年來一直對學

生工作有負擔。  

 

徐：您以優異的成績入讀台大化學工程，後再到美國名校西北大學讀取化工博士，返回台灣迅

速上位至業界的領導，前途無限。那一段為世間事業打拼的日子，帶來怎樣的人生光景呢？ 

 

莊：我「蒙召」帶職事奉了二十年。我大學畢業後，並沒有隨著當年的留學潮立刻赴美，反而

在台灣工廠工作了七年之久。這一點曾讓我父親非常不高興。但是在工廠的那幾年，讓我接觸

到社會基層的員工，深刻理解「江湖險惡」真實的一面，也讓我能更接地氣。我是大學畢業九

年後，31歲時才到美國讀碩士和博士的，是當年西北大學年紀最大的學生之一。 

 

當我 1983年拿到博士之後，就立刻回台灣工作，又讓剛拿到綠卡移民到美國的父親頗不釋

懷。我回台灣時，神沒有照我的原定計劃帶我去南部的高雄—那裡有我熱愛的教會，反而帶我

去了新竹—台灣的科技城，在工業技術研究院工作了七年。但最初的那段時間，說實在的，我

是有點茫然的。因為邀請我回國的研究所長忙得沒空安排我工作，以至於我游手好閒了三個月

之久。於是我就將研究所成立三十多年來所有的研究報告都讀了一遍，並與所有的研究人員都

聊過天，甚至去了幾家公司介紹我們研究所的研究成果。當所長終於有機會和我談工作的問題

時，他知道我那三個月所做的事，也覺察我們研究所一直在「閉門造車」，就決定立刻成立一

個新的研究組(Division)，讓我擔任組長(Director)，去推介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後來幾年我又轉

到不同的研究組擔任組長，最後四年多我擔任最大的一個研究組組長，那個組裡有三十多位博

士，七十多位碩士，號稱「天下第一幫」。所以我就有了一個「丐幫幫主」的綽號！ 

 

徐：您從童年成長至事業有成的前半生過程中，宗教信仰處於怎樣狀況？身處上述的「成功人

生」，有否什麼有血有肉的掙扎？您如何為更高理想甘心放棄？ 

 

莊：從我信主的那一天開始，我就將我自己的人生藍圖交給神了。因此，我沒有立刻出國留

學，與後來走上全職事奉之路，都不在我原先的生涯規劃之中。但是當我帶職事奉時，無論在

職場或教會，我都希望自己能活出基督。在職場上，所有的同事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也曾在

公開場合表明希望為人處世都採取基督徒的原則。但是我避免在上班時間向同事傳福音，以免

我作為他們的上司，讓他們心裡有壓力。然而有一次當一位部屬要離職赴美留學時，在蓋完最

後一個離職戳章後，卻要求我向他說明基督教的信仰要旨，因為他在我身上看到不同的領導風

格。我當然樂於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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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完化工博士回台灣是為了神的呼召。出國前我對台灣的教會光景頗感憂心，所以希望自己

是向尼希米傳遞異象的哈拿尼（尼 1:2），能呼召一些留學生回台灣服事。因此，我在美國留學

期間非常關注華人查經班以及美國福音派教會的情況，也是我第一次知道甚麼是「解經講

道」。 

 

我回台灣時，在新竹剛成立的跨教會職青團契（佳音團契）擔任輔導，其中多數是在科技界服

務的青年。我們非常注重查經及門徒訓練，佳音團契也從不到十人成長至一百多人，後來更出

了不少傳道人。感謝主！所以在新竹的七年中，無論是在教會或佳音團契的事奉，都讓我們覺

得如魚得水。 

 

但是在帶職事奉的過程中，一方面對自己在傳福音和教導上的恩賜與負擔越來越清晰，也逐漸

知道自己早晚會「蒙主寵召」，走上全職事奉之路。另一方面，我也在衡量自己人生的「投資

報酬率」。在工作領域中固然有成就感，也能榮神益人；但是在傳福音時，看見有人的生命被

神所翻轉，使憂傷的心轉為喜樂、仇恨轉為愛，覺得那是更有價值的事。所以我人生的天秤就

逐漸更傾向全職事奉去了，我所等候的，就是那一個呼召(Wake up call)。而 34年前廣場上的

槍聲，就是我等候已久的那個 calling。 

 

對於八九風波，我既不是民運份子，也不是當年民主運動的熱切支持者。相反的，我可能有不

同的看法。我一方面被當年廣場上的青年們在為自己及國家的前途找出路的熱誠所感動，但是

又覺得他們找錯了「藥方」。民主政治不是萬靈丹，不能解決貪腐與濫權的問題，如今多數極

權國家也懂得玩民主政治的把戲。社會真正的病因是道德滑落，而這個問題的解決之道乃是信

仰問題。所以神對我的呼召，乃是以福音的真理來轉化中華民族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 

 

徐：您人到中年到美國讀神學，您為何讀博士選「跨文化研究」？這在當時有沒有什麼特別原

因？此外，受訓的全程經歷怎樣的挑戰？這一段讀神學的日子，妻子和孩子亦面對挑戰吧？可

否也分享一下？ 

 

莊：是的，我 42歲才開始讀神學，比一般神學生晚。我最初對於神學院的情況不太了解，所

以想先讀一個最簡單的碩士學位看看，就選了一個必修科目最少的宗教碩士(MA in Religion)。

但在神學院的第一年我就了解，我想學的福音與佈道相關的課程，都在宣教系（也就是「跨文

化研究」）。雖然當時我對於將來是要牧會或教神學尚未確定，可是為了將來可進可退，我就決

定繼續讀博士學位。 

 

我是 1989年蒙召，1990年去芝加哥三一神學院讀神學。但是我妻子卻是在 1980年就蒙召了，

所以她等了我 10年之久，當然極力贊成我讀神學！其實自從我們結婚，她就一直在為我的全

職事奉禱告。換句話說，她早就把我「奉獻」給神了。因為考慮到學費的問題，她原本只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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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讀」，沒有自己也讀神學的打算。沒想到一位教會的姊妹知道我要赴美讀神學，就拉著她

到銀行，將她讀神學幾年所需的費用，一筆就轉到我們的帳戶中。這是神給她的印證，所以她

也讀了宗教碩士的學位。 

 

至於我的兩位女兒，我和她們表明：將來她們如果讀大學，昂貴的學費可別指望我這個「地上

的老爸」，只有仰望「天上的老爸」了！我的大女兒回應說：「事奉之路是全家一起走的，不是

你一個人的決定而已。」感謝神！後來當她們先後讀大學時，神都為她們預備了全額獎學金。

所以我們全家都經歷到神是信實而且滿有恩典的！我大女兒自哈佛教育學院碩士畢業後，在波

士頓的高中教了九年書，然後加入波士頓的以馬內利福音中心(Emmanuel Gospel Center)，如今

全時間從事都市宣教的事奉已經十多年了。 

 

徐：您畢業後怎樣走到波士頓牧養華人教會？牧會的日子怎樣面對區內名校高材生的需要？在

這些精英分子中牧會有何體會？面對哈佛 MIT 那一類學生或畢業生，傳福音、作栽培或與之同

工，有否什麼大挑戰？ 

 

莊：其實依我的個性及過去帶職事奉的經歷，擔任牧會工作應該是我最後的選項，我可能更喜

歡作不受拘束又快樂的巡迴佈道家，或到神學院教書。但是後來我領悟到：若自己沒有牧會的

經歷，又怎能教學生去牧會呢？何況只有在牧會過程中，自己才能切身體驗到「道成肉身」的

意義。所以牧會固然有酸甜苦辣諸般滋味，卻是塑造屬靈生命的最佳「道場」！ 

 

在選擇牧會工場時，我在台灣的母會—新竹勝利堂─對我們發出邀請，那裡有合作多年的屬靈

夥伴，因此應該是最理想的選擇。但我是因六四的事件蒙召的，而我的博士論文—〈如何向北

美的中國知識分子傳福音〉—也是針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所以一路走來，神給我的負擔和引導

很清楚，就是要向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傳福音。既然如此，我就婉拒了台灣的邀請，而去了知

識分子雲集的波士頓。 

 

面對哈佛、MIT高材生或專業人士的慕道友和信徒，對我而言，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壓力或挑

戰，因為我自己就是出自高科技的背景。比較大的挑戰反而是來自於教會的領袖。華人教會的

長執們很多同時也是公司的高管，他們往往不加思索地要將世俗公司的那一套管理制度和觀念

應用在教會的治理上。所以有些教會的長執們常常自視為董事會(Board)的成員，而將牧師看為

受聘的總經理(CEO)，可以隨意任免。這種通病是北美華人教會常有紛爭的原因之一。 

 

我自己曾擔任過高管，也受過不少的企業管理訓練，對於職場上的那些管理觀念非常熟悉。但

是我的神學訓練及在教會多年的事奉，讓我有屬靈的分辨力及透視，也使我對於這些似是而非

的管理理念的缺點深有體會，可以避免陷入誤區。但是要與這些科技高管背景的長執們溝通，

才是真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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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您之後成立真光協會和轉往真理堂牧會，背後是否有一些特别原因？不少人五十歲開始就

計劃退休，但見您和師母反而不斷加強事奉(牧會、出外領會、製作教材)，而且寫了不少書

(書種亦不同，可否簡單介紹一下？)我體驗到這樣事奉甚為艱辛，到底背後有什麼異象和負擔

在推動著您們？ 

 

莊：我自 1995年至 2002年在波士頓聖經教會牧養了七年，教會人數增加了一倍。中文堂由

350人增加至 680人，英文堂由 120人增加至 270人，全教會人數（連兒童及青少年）由約

650人增加至超過 1300人。但是由於我是學宣教的，我的負擔是佈道，而牧養這樣一間大型教

會卻讓我分身乏術。我每年只能外出講道五次（這是教會的規定），所以牧會七年期間我未曾

去中國，偶而去外地帶領福音營。我覺得到了一個階段，我就得換個事奉的型態，以免受局

限。因此，2002年我辭去了聖經教會的牧會工作，轉為「自由傳道」，也就是只要有需要，我

們可以到任何教會、任何地方、任何方式服事神。所以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和師母再也沒有領

過「固定薪水」，而是憑信心仰望主！2002年波士頓有一群弟兄姊妹成立了「真理堂」，並邀請

我們夫婦來牧養他們，經過禱告，我們接受他們的邀請。但是彼此有三個君子協定：1. 我們不

領固定薪資，但是同意接受教會提供的醫療保險，及相當於講員費的「禮金」；2. 我們以「夫

妻檔」的方式共同牧會(co-pastoring)，我不在時由師母講道，不至於使教會「沒爹沒娘」；3. 

我會有一半的時間去外地事奉（教神學或領聚會），時程由我自己決定，不需要教會的認可。 

 

因此，自 2002年迄今，我去了中國二、三十次，在亞洲、歐洲及南美洲教神學或領聚會數十

次。同時我和師母所寫的書，除了一本之外，也都是在 2002年以後才寫的。師母寫的研經叢

書，都是她帶小組查經的筆記，因此都是以 Q&A的方式寫的，與一般的註釋書不同。同時，

她在寫的時候，都參考了當代最受推崇的著名註釋書，所以既有深度又兼具實用性。目前她一

共出版了七本，包括《馬太福音》、《馬可福音》、《約翰福音》、《使徒行傳》、《羅馬

書》、《加拉太書》及《希伯來書》。 

 

我在 2004年先寫了《宣教歷史》、《宣教神學》及《宣教與文化》三本宣教叢書，後來又寫

了《說禪論道》(2009)及《迥別》(2013)。其中後兩本書及《宣教與文化》也在中國正式出版，

只是《宣教與文化》改名為《契合與轉化》。近幾年為了神學課程的需要，又分別出版了《大

哉問─護教學概論》(2019)、《真道辯─論異端、別異教派與異教》(2020)，及《天啟義路─基

督教倫理學概論》(2021)。這三本書是將我收集了三、四十年的資料所匯集而成的，也是我壓

箱底的「武林秘笈」。2023年開始，我準備將我將近二十年前出版的三本宣教叢書更新再版，

目前已經完成的是《宣教神學》，內容增加了一倍，將於 2023年出版。之後也將在 2024年推

出另外兩本。這宣教三部曲可能是我最後的壓軸之作了。 

 



 

第6頁 

除了書籍之外，我們也將歷年來的解經講道匯集成 CD，供有心學習的人選購，但是也有網站

可以免費下載。我們是逐卷、逐章地按著嚴謹的解經原則來講，二十多年來，我們已經講了新

舊約聖經的五十幾卷書。我們的負擔是因為我們看見教會有屬靈的「饑荒」─就是沒有神的話

（摩 8:11）！所以我們願意效法保羅的榜樣，正如他自己所作的見證：「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

天上來的異象，……」因此期望在有生之年，能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徐：您是理工科出生身且從事這行業多年，竟然選上文化研究融入下半生事奉；您寫了幾本與

異文化會通的護教書籍，這與大多出身工商理科的華人神學工作者的寫作很不同。可否從過來

人身分，在這方面解說一下？ 

 

莊：我是理工科的背景，信主前對於文史哲方面的書很少涉獵。但是當我信主後讀大學時好像

才「開竅」了，特別對這方面的知識及書籍感興趣。大學期間不但博覽群書，而且也去旁聽了

一些中國文化史、中國美術史等類的課。但是由於根基淺薄，囫圇吞棗的結果不但消化不良，

甚至會誤食「毒草」（如尼采的書），使我的信仰搖搖欲墜。然而感謝神的保守，我才沒有誤

入歧途。 

 

我為了與福音朋友傳福音，就得「向甚麼人作甚麼人」，必須了解他們的觀念與思想。這是我

涉獵各種書籍的初衷。所以當我大學畢業二十年後開始讀神學時，並不會因為我的理工背景而

感到棘手。事實上，我認為基督徒若要傳福音，就得準備「搭橋」。因此我們不但要對「此

岸」—我們的信仰—很熟悉，也應該對「彼岸」—慕道朋友的觀念與想法有所了解。在這個動

機下，我不斷地反覆思索如何適當地回答他們的問題，也收集了不少資料。這些材料在我這幾

年出版《大哉問》等三本書時派上了用場。 

 

但是當我撰寫《說禪論道—基督教與儒、釋、道的對話》時，卻有意地避免從學術的立場來討

論，而以通俗的話題與語氣來從事宗教對話。我的目的是與那些有中國傳統文化背景的福音朋

友，在不尖銳對立的氣氛下，透過對話讓他們發現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乃是異中有同、同中

有異的。這是利瑪竇的「合儒→補儒→超儒」策略之應用。我也期盼有更多的基督徒能參與在

這種對話之中。 

 

徐：您幾年前出版的《基督教傳播史》，我已選作教會史的教科書，因為覺得以福音傳揚的

「神國史」講教會史，更有意義！其中第六章您特別講到東方教會這個一般教會史欠缺的課題

（實與景教有關而非常重要），十分之好！您認為我們讀教會史是否應改一下取向、不照跟西

方的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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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其實今天有很多的教會歷史學者都發現了這個「缺環」，而開始關注東方教會發展史。尤

其當 21世紀教會重心開始「南移」，也就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教會在蓬勃發展時，這種

「尋根式」的探索更顯得重要。但是我們並非要抹殺西方教會在宣教上的貢獻，因為這是神普

世宣教大計的戰略。但是東方教會傳播過程中的興衰與成敗，卻是我們需要特別關注的。 

 

例如涅斯多流派（唐朝稱為「景教」）宣教士披荊斬棘的宣教熱誠固然是令人感佩的，他們在

中國及蒙古人當中的宣教成果也是不容抹殺的。然而同樣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今天他們卻沒有

留下長存的果子。我們必須從歷史中學教訓，這就是「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的道理。 

 

西方宣教歷史當中也有許多寶貴的經驗可以作為借鏡，許多「道成肉身」的宣教士足為表率。

然而西方宣教歷史中也還有許多「無名的傳道者」（特別是亞洲和非洲本土的傳道人），他們

的事蹟與貢獻被埋沒了，這是目前許多教會歷史學者想要去發掘的。此外，西方宣教歷史當中

也有許多被證實為弊大於利的策略─如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丁美洲所使用的「十字架與劍」手

段，及十九世紀西方殖民國家所使用的 3C政策（基督教、文明與貿易）—都是應當摒棄的。 

 

徐：兩岸的學人和精英界顯然都是您關懷的，在目前這般複雜、敏感的中美台三方走向戰爭困

局，您有否一些從信仰看到的出路？華人教會應迴避或扮演什麼角色？  

 

莊：這可能是一個最敏感的問題，也可能在中國境外（包括港台）的中國教會中會發生爭議。

如 2020年美國大選中，有些美國的華人教會就因為信徒支持或反對川普（或譯特朗普）而彼

此對立。這幾年香港國安法使許多香港基督徒移居海外，台海戰雲密布也是五十年來所僅見

的。這都是教會牧者感到棘手的問題，但是又無法避免的話題。所以牧者應該知道如何去應

對，而不是以鴕鳥政策來逃避。 

 

首先，在和與戰的議題上，教會既沒有能力去影響政局的發展，也沒有明確的立場和聖經基礎

來支持任何一種觀點，所以應該避免用「基督徒應該如何、如何……」的絕對口氣來申述自己

的立場。正如基督徒對於核能、石化燃料、打疫苗等問題，也不應該祭出旗幟鮮明的所謂「基

督徒觀點」。 

 

其次，關於「戰爭與和平」的議題基督徒也不都是立場一致的。固然有不少基督徒是和平主義

者，卻並不代表是多數基督徒的觀點。至於發動戰爭的時機與理由，以及戰爭的手段也都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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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榷的餘地。有興趣要深入探討的人，可以參考我的《天啟義路》一書中關於戰爭與和平的討

論。 

 

再者，基督徒必須了解，民族主義與天國倫理是不相合的，因為天國裡的人沒有人拿任何國

旗。先知約拿就是基於以色列人的民族主義情懷，拒絕去敵國亞述首都傳福音；法利賽人也因

為狹隘的種族主義，而拒絕讓神的救贖計劃應用在外邦人身上。而歷代最慘無人道的屠殺或戰

爭，都是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如納粹德國就是一例。基督徒更要分辨，以免像當年德國基督

徒一樣，他們盲目地隨從納粹黨的宣傳而為虎作倀，成為種族屠殺的共犯。 

 

最後，我也反對無限制的軍備競賽。作為一個出生於台灣的基督徒，我認為多帶領一些同胞信

主，比買更多反導彈的飛彈，更能帶給台灣安全的保障！ 

 

徐：你今後的事奉還有什麼計劃呢？你有否打算怎樣退休？ 

 

莊：我因為是屬於「自由傳道」(self-employed)的身分，所以沒有退休計劃，但是 2022年底我

的身體出現一些的狀況，初期的現象是膽管阻塞，外科醫生建議做一個「十二指腸胰腺切除

術」(Whipple Procedure)。手術後，我目前可以用「肝腸寸斷、九死一生」來形容。因為我開

刀切除了十二指腸、膽囊、部分胰臟及膽管，所以是「肝腸寸斷」。最後診斷是「膽管癌」。

據醫學統計，由於九成的病患都是在晚期才發現的，所以這種病的復發率及死亡率都很高─五

年之內死亡率高達 90%！也就是「九死一生」。雖然我的膽管癌可能是早期的，癌症科醫生還

是建議我做「預防性化療」。但是這種實驗性化療的療效只有 25%，雖然副作用還不算太強，

但是難免會延緩我身體的恢復（因為要由小腸代替十二指腸的功用）。 

 

因此我和師母經過禱告，決定不做化療，因為與其 25%靠化療，75%靠禱告，還不如 100%仰

望主！我們有神話語賜下的應許，以及醫療過程中看見神的恩手一路在保守，所以心裡很平

安。我們決定以「喜樂的心乃是良藥」（箴 17:22）來面對，每天學習「常常喜樂，不住地禱

告，凡事謝恩」（帖前 5:16-18）。 

 

目前我的精力已經恢復了 95%以上，四月底就開始「重出江湖」外出事奉了！然而因為我身體

的狀況，所以我現在每次只作三年短期計劃。若神許可，之後我就再做一個接著一個的三年計

劃。我願意效法保羅所說的：「我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

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徒 20:24）阿們！ 

 


